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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影片的当代思考

倪祥保

摘　要：中国武侠影片在无声电影时代就曾经蔚为大观，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一直是华语电影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逐步取得一定的国际影响。这类电影中的优秀者大多既有中国功夫动作造型

的外在形式，又承载着中国武侠文化及社会价值的精神内涵。因此，以民族电影国际化的视角来对此进行

当代审视，对中国电影史研究具有很好的文化价值，对中国武侠影片更好地走向世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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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武侠影片的武功表现问题

１９２８年，由郑正秋改编、张石川导演的 《火烧红莲寺》面世，很快就风靡了当时整个中国影坛，

迅即而有力地展现了中国武侠影片所具有的巨大魅力。由于其在票房收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明星

公司抓住机会赶拍续集，三年之中居然一共连续拍摄１８集，开了中国电影系列片的先河，也创下了当

时的世界记录。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中国武侠影片在香港地区掀起新的高潮，著名的 “黄飞鸿系列

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世界影响而言，香港的武侠影片 （功夫片）当首推１９７２年罗维导演和李

小龙主演的 《精武门》。李小龙具有相当高的武功水平和一定的表演才能，这使得他所参拍的功夫片都

能很好地进入国际商业影院放映，为华语电影更好地踏入国际市场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上世纪８０年代，

以 《少林寺》为代表的武侠影片再度获得空前成功，让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武侠文化永恒的巨大魅

力，也让世界影坛再次领略了中华武侠文化的神异与瑰丽。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李安的 《卧虎藏龙》和

张艺谋的 《英雄》等具有武侠特色的华语影片，又将中国武侠影片 （不以版权是否属于中国来定，而

是以影片实际内容来论，下同从略）带入一个新的天地……

一般地说，中国武侠影片的一大特色就是表现中国武功。然而，中国武侠影片对中国武功的表现应

该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这在当代似乎足以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同样是中

国武侠影片，《卧虎藏龙》、《英雄》与 《精武门》、《少林寺》对中国武功表现明显有所不同。在 《精

武门》、《少林寺》这样的武侠影片中，画面上的武打内容基本是对摄影机前真实地存在过情景的一种

客观记录。这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影片中，武功表现场面绝大部分是非常真切的，至多在拍摄的时候

注意运用更多的摄影机来拍摄较多的素材以便给剪辑提供更多的便利，有时适当注意加快或减慢拍摄

的速度以造成某些特技效果。造就这样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影片中有武打表演任务的主要人物一

般都是武林人士，有的甚至是高手。在 《卧虎藏龙》中，无论是章子怡还是周润发，他们都不是武林

中人，借助于特技拍摄才使他们在影片中看起来也有相当出色的武打表演。毫无疑问，其相关画面情

景对中华武侠文化呈现的感性真实及真切美感来说，就相对逊色了。张艺谋的 《英雄》等亦如出一辙。

电影画面的时空具有虚拟性，这在过去主要是指对画面构图的选择和安排。因此，德国电影理论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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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考尔还是坚持电影的本性是物质世界的还原这样的观点，并且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巴赞所谓 “每一

幅画面都是一张在场的证明书”的说法也难以否认。然而，在诸如 《卧虎藏龙》、《英雄》等很多当代

中国武侠影片中，有更多的画面都不可能是一张张真真切切的 “在场的证明书”。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拍摄当代中国武侠影片肯定需要借助于高科技手段乃至数码成像技术，但必

须要有个度，更不能千片一律。沈蓉在 《忆廖公》一文中说到廖承志积极指导同时提及电影 《少林寺》

的拍摄：“廖公要求找有真功夫的人来演，而决不能打那些花拳绣腿。”同时提及 “香港各报对该片好

评如潮，特别赞赏此片不用替身、不用特技、不用钢丝。”［１］这无愧是真知灼见，可成一家之言。举一

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少林寺》中有太多的武功展示，其中醉功的表现令人心驰神往、美不胜收。对于

如此具有很好观赏性的武功表现，为什么在李安与张艺谋等创作的武侠片中根本看不到呢？道理很简

单，因为这必须要有真功夫的人才能把动作做到家。因此本文以为，对于当代中国武侠影片拍摄来说，

李安所拍影片可以是一种模式———主要切合更多的非华语受众；张艺谋的也可以是一种模式———主要强

调造型视觉冲击力来赢得相应的受众；《少林寺》恐怕更不应该是一种正在被人遗忘的模式———以展现

原汁原味中华武功及其文化和较好的叙事性来面向更多的受众。需要指出的是，武侠影片对于中华武

功的表现，可以像武侠小说一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也得有一定的度，太过了，像有些影片表现人

物在股掌间能飞出雷击电光的神功魔力，那就是神怪片，或者说是像当代的魔幻片，不再像中国武侠

片了。《卧虎藏龙》在利用特技展示使人眼花缭乱的拳脚刀剑相拼的同时，别出心裁地在令人瞠目的翠

竹枝头争高低轻工夫上做文章。这样做，还算抓住了中国功夫的外在特征，不至于给人过分 “乱说

《封神榜》”那样的感觉。这恐怕是该片放映后在海外引起新一轮中国功夫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中国武侠影片如果一味只言 “功夫”、“动作”，那肯定也不行，关键在内容上一要有真正的

“侠味”，二要真正姓 “中国”，不然就成灵魂出窍的行尸走肉了。拍摄好中国武侠影片，首先是文化问

题，其次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光靠华人华语就能解决好的。尽管 《卧虎藏龙》获得多项奥斯卡奖，

做得还不过分，张艺谋的几部武侠大片的票房收入也非常之高，但笔者以为其在表达中华文化这个层

面比不上 《精武门》，在展示中华武功这个层面更比不上 《少林寺》。要之，中国武侠电影走向世界要

靠中国武侠文化特色，这既在符合中国武术功夫的动作造型，更在具有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内涵。我

们似乎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一部中国武侠影片只要在中国本土获得非常成功———如 《少林寺》，

那就是首要的成功。

二、中国武侠影片的叙事、动作模式与 “武德”文化

中国武侠影片有它最基本的叙事结构与动作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化意义。一般地说，哪里有以强凌

弱、欺压无辜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哪里就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除暴安良的侠士显露身手。一句话，

有恩仇必报，有义利必究，有恶暴必除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武侠影片叙事结构与动作的最一般模式。

这样的叙事结构与动作模式主要从中国武侠小说中直接延伸过来，不仅非常符合电影艺术的某些特性

（如情节的追逐性和动作的造型性），而且也很好地传达出了武侠片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内涵。

在中国武侠影片中，武功的打斗设计只是动作造型层面上的东西，其叙事、动作模式所写意传神的

部分则是其文化内涵之所在。说到中国武侠影片的文化内涵，主要涉及到的一点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

所谓 “武德”。按一种传统的说法，“武德”就是 “止戈”。其中 “止”即制止的意思，用作使动；其

中 “戈”指兵器，可泛指武力。就汉字形义分析来说，这是牵强附会的，即不符合造字初义的，但这

样的解释恰能够比较好地反映中国古人对 “武德”的主要理解和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止戈”作

为 “武德”的基本意思是：一切武术、武器和武装的基本功能都是为了防身、自卫和扼制一切非正义

的暴力和战争。所以，习武的最高目标是为了 “不武”；制造各种武器是为了最终消除一切武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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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为了最后达到天下大同的 “垂拱而治”。很多正义的武功大师在教授弟子的时候，经常会讲的一

句话就是千万不能利用自己学到的武功去随便杀生，尤其是不能滥杀无辜，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进行自卫和反击。这个观点和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念，即最终决定争斗胜

败的关键在于道义而不是武力的观念密不可分。

中国武侠影片所具有的 “武德”文化从中国武侠小说中继承而来，其在电影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三大方面：首先特别强调 “武者不霸”。在中国武侠文化中，大多总有泾渭分明的两类武艺高强之人：

一类是内王外霸、不畏强暴、以正克邪的；另一类是内恶外狠、以强凌弱、为虎作伥的。在武侠小说

中，前者的代表如鲁智深，后者的代表如镇关西；在武侠影片中，前者的代表如 《少林寺》中的众多

武僧，后者的代表如同一影片中的王仁则。其次特别强调 “武者不武”，即总强调武器不是第一位的，

甚至有非常明显的去武器化倾向。在 《精武门》中，陈真是在日本人拿刀来砍他的时候再拿出随身带

着的二节棍的；在 《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不用武器就能与手持利器的强手从容应对 （这在中国侠士

高手和道德超人中多见，所以如来佛只需要一只手掌就能降服手持金箍棒的孙悟空）；武松也是在哨棒

折断以后徒手打死老虎的，所以更加具有英雄气概……相反，在武侠小说或武侠影片中，反面人物大

多要用暗器 （纯粹用于伤人而不易为人察觉的特别武器，如 《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师傅所用的毒针和

《精武风云》里那些日本杀手所用的微型器具）。再次，就是非常注重 “武者舞也”的美感，即总是把

武功的展现描绘得美不胜收。中国的武术动作，不管是独练还是对打，都非常注重人体动作的造型之

美，也具有东方舞蹈 “眷恋大地”的特征，能给观众带来很好的视觉美感。这不能不说是表现中国功

夫影片的一大优势，自然也就是它能很好地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方面势必要充分利用演员

的武功，尽力展示中国武术功夫所具有的肢体造型美和形似舞蹈的美，同时也向人们昭示道德、人性、

仁爱、正义、善良、诚信等力量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少林寺》可以说至今还是一个空前成功的优

秀范例。

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性成功，足以说明它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类型小说。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

国武侠影片，由于其在叙事与动作模式等方面的很好传承，也成为一种非常成功的类型电影，只要抓

住它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精髓，就能使得它的发展既花团锦簇，又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中国民族电影走

向世界的一支生力军。当代中国武侠影片似乎有点过分追求其外在形式而缺少对其文化内涵的演绎，

这很有可能导致这类电影的发展有失偏颇和不够全面健康，应该引起我们的认真关注。

三、中国武侠影片的游戏精神与娱乐性

中国武侠影片依靠其相对独特的叙事结构、动作模式构成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它叙事自

由驰骋，跌宕起伏，想象丰富，充满神话色彩，具有浓郁的游戏精神和很强的娱乐性。

北师大田卉群女士在其 《论中国电影游戏精神的缺失》一文中说过，诸如 《英雄》、《十面埋伏》、

《天地英雄》等影片都缺了一点 “电影的游戏精神”，而 “在中国电影的第一次繁荣时期，３０、４０年代

的上海……成长主题、伦理家庭主题、爱情主题、英雄主题、喜剧片、伦理片、爱情片、社会问题片、

浮华社会剧等类型片也接近成熟。这些影片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电影的游戏精神，在今天的观众看来，

仍觉得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影响。”［２］这个观点对于进一步繁荣中国电影并使之更好

地走向国际很有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电影的游戏精神是电影自身本质属性之一。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使电影的故事、人物、动

作和画面都能给观众以更强的吸引力，使人觉得很好看，同时往往也不乏积极的教育意义，即能够为

更多的受众所喜闻乐见和能寓教于乐。毫无疑义，蕴涵在电影中的这种游戏精神，能十分灵验地给广

大受众带来很好的娱乐性。因此，电影不可或缺的游戏精神是电影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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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娱乐性则是电影游戏精神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可以肯定的积极社会功能。两者概念的范畴有所不

同，内涵其实一体。注重和提倡电影娱乐性这个社会功能，必然要注重电影的游戏精神。顺便说一下，

按照笔者的理解，电影艺术中应该有的游戏精神和娱乐性，其实与伟大美育家席勒关于艺术即游戏的

观点具有内在相通之处，自然应该是很多艺术所不可或缺的。

其实，国人对于电影游戏精神和娱乐性的认识及其实践是很早的。在中国文艺界，一以贯之的强大

传统是 “文以载道”。当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张石川于１９１３年拍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部故事
影片 《难夫难妻》的时候，这个传统也是被非常自然而然地继承着的。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大

众艺术形式，理应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关于它的娱乐功能和游戏精神。世界无声电影大师格里菲斯在

他非常注重拍摄充分 “载道”的 “大电影” （史诗片）的同时，就积极主张请卓别林这样的电影人去

拍摄让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 “小电影”（轻喜剧片）。这也就是说，格里菲斯认为有一些电影应该是需

要以 “载道”见长的，有一些电影应该是需要以 “娱乐”为主的。早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作为中国
第一代导演的张石川就曾对中国早期电影创作说过这样的话：“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博人一粲，尚无主

义之足云。”［３］同时代的中国电影批评家也非常重视电影的娱乐功能，如尹民在 《电影在娱乐上之价值》

一文中就指出：“娱乐者，所以养气力、陶性情，一张一弛，理之自然，非无益之举动也。……电影实

为娱乐上之唯一珍品。”［４］应该说，在一个千百年来一直提倡 “文以载道”、认为玩物要丧志的国家里，

能大力提倡电影的 “娱乐功能”确非易事。需要指出的是，像尹民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国内已成为很

多人的共识。周剑云、汪煦昌在他们的 《影戏概论》一书中也说道：“为维持风俗，挽救社会起见，只

有提倡正当的娱乐，才是正本清源之策。音乐、美术、戏剧等，都是正当的娱乐，可惜是片面的，单

纯的，有了这样，就顾不到那样，总觉得偏而不全，不能满足。若要包罗万象，总集大成，只有影戏

当得起这个责任。”［５］所有这些，既表达了当时国人对电影社会功能所具有深刻认识，又为中国电影进

一步关注娱乐特性与游戏精神鸣锣开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片的接连问世，也

因为有提倡电影 “娱乐功能”和游戏精神理论的引导。《火烧红莲寺》面世以后，更有李君磐这样的人

进一步指出：“电影是一种新兴的娱乐工具。……电影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势力了。……从此民众得到

了一条娱乐的光明大道……”并大声疾呼：“电影是娱乐革命的唯一工具！”［６］

将中国武侠影片和电影娱乐功能、游戏精神的认识联系起来，既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

电影作为艺术的基本属性，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确立更为全面的中国武侠影片观并很好地加以付诸实施。

首先，武侠片往往强调人物个性的充分张扬和高度夸张，这是娱乐性很强的戏剧化电影的基本要素之

一，如 《精武门》中的陈真和 《武林志》中的东方旭。其二，武侠片强调故事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和

神异任随，具有神话色彩，这既是同样具有很强娱乐性的情节剧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现当代电影创

作所十分倡导和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如 《英雄》和 《卧虎藏龙》。其三，优秀武侠片特别注重展示武

功自身的造型之美，如 《少林寺》中各种真功夫淋漓尽致地生动表现。观看这样的影片，有时能在精

神上得到某种替代性的满足，有时能得到某种心灵意绪的尽情宣泄，有时能得到灵魂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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